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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血溅源江

清晨，三军团设在据江畔的司令部里突然鹊起急骤的电话铃

声。

"报告军团长，十四团胡参谋长和黄团长英勇牺牲……战士

伤亡更大…"

彭德怀放下西门子电话的话筒，耳边嗡嗡乱响，脑子元乎要

炸裂了。

国4才的电活是五郎郎部从新野驻地打来的。

看得出来，彭德怀有好几夜没有合跟了。他的眼皮有些JL浮

肿，眼暗自窍罩着一圈深深的黑晕，脸庞也比突围前瘦多了，黯

且越来越黑。他在遭受过极度的重创之后，红着眼在渡江指挥所

里反剪着手走来走去.

他的指挥所设在离黯江接口界首仅几百米远的一崖梅堂里。

他黯政委杨尚昆一起，指挥着冲磁匿民党三道封锁线后的红三军

团余部，在海江边掩护党中央的人马、挑子、辐重、坛坛罐罐珉

难地撞过江去…·

本来，他的部队已经损失很惨重了。他与林彪、聂荣臻指挥



的红一军圈，一重视为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的主力，西在以

来，一直是开路先锋，冲杀在遥遥遥远的大搬家队伍的前面。在

冲破粤军余汉谋部设置于国摸一线的第一道封锁线的那个秋风萧

瑟的深秋，曾追随过他参加平江暴动的一员猛将、年仅二十五岁

的酒师师长洪超，已经捐躯了。那么，蹄以下牺牲的国、营、飞连

级干部，就可悲雨知了…·

"轰隆……'敌人的一颗追击嬉弹落在离祠堂不远的出丘边，

掀起的尘土、碎石、灌木杆子袭击着三军团的结挥所。那些小石

头象冻雹似地打得祷堂上面的小青瓦唏哩哗啦乱响。

"精杂种! "彭德特骂开了，瞪着那双布满血丝的踉蜻"看来

自崇禧硬是不要老子1n过江啦。"

三军匪的搓挥所也实在太零乱了。除据西门子电话机有一张

八伯桌外，线拐子则随便贵在桌~，方桌旁边的炭火盆里，燃烧

着几节青杠炭，由于木炭在害子里面没有烧好，烟头直冒接蓝色

的浓烟，将屋子弄得烟雾腾藉的。说起来，桂花的深秋并不算寒

冷，烤火取暖早了一点，但系于烧开水，于是白天黑夜一直生着

火，那m长嘴的锡茶壶在火盆边冒着丝丝的热气，象在喘息，象

在呻吟…...

指挥所里用门板搭的两张铺也是乱糟糟的，稻草上面的垫

单，脏得要命，已经分辨不出是什么颜色了，如果存细辨认，才

能看清是蓝色条子的江西蜡染土布。那床灰布夹被，也是乌梢梢

的，弥漫着汗臭。

这两张临时搭起的床铺，彭德怀与杨尚昆也很少光顾.哪怕

铺盖再脏，加之虱子的骚扰，只要一躺下来，他妇便会沉玩捶

去。但是，此刻哪容他们合一会儿跟睛!他们已经在江边顶了好

一- 2 一一



几天了，严重的任务不允许他们有一丝一毫的懈怠，何况由总司

令部三届①频频拍来的电报明确告诉他们:

"‘红星'纵队②正在向江边前进……"

" ，红星'纵队5接近江边……"

"‘红星'纵队先头己开始撞江……"

这一倍输事同寻常的电报牵动着他们紧张前神经:

"坚持f .. 

"坚持! " 

"再坚持I " 

"不惜一切牺牲I " 

"不惜一切代价! " 

彭德怀和杨揭昆心里知道，这一份份电报神圣地指令他们，

哪怕战斗J1J只辑下一个人，也要坚持着，也要顶住!

彭德怀还提浸在刚才电话里向他报告牺牲了他的两员干将的

巨大伤痛之中，对西征以来的迭陷重醋，屡遭失效感到j莫名的模

馅，他在心里忿盆地说"这打的什么仗1"这时参谋长邓萍急急闯

进指挥厨，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彭德怀报告说:

"军团长，五师蚌埠遭到敌人猛强攻击，肉搏拼杀，苦战两

昼夜，胡震参谋长、黄冕昌团长牺牲，战士死亡很多，他们一直

以死梧拼，坚持了三天，终于完成了阻敌的任务……'

"知道了。"彭德怀打断了邓萍的报告"你赶快通知六师，留

平一个国作掩护，主力随五师余部急渡湘江;命令四师在兴安与

① 总司令部三局负责通信.

② "红星'纵队.R/l第一野战纵队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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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蓄之间的光华铺，为确保党中央过江，不惜一贺代价也要逛街

盟击……"

彭德怀说不下去了，浮肿的摄圈里漾着一层赤红~ -f斟快要燃

缉起来的两颗火星.

光华铺距界首大约两三里撞，周围是一片比较开阔的丘霞，

起伏不大较为平蟹的黄泥地一直逼遭到江远，大树很少，只是稿

为突起的泥包上三三商两零星地生长着一些灌木、杂草。这样的

地形，实在不捏于提守，很难拉击敌人的进攻。

"轰隆... ...轰捷……"

"砰砰砰……砰砰砰…

光华铺的阵地上嬉声警栓声交织一片，夹着闪闪的火光。

桂军的娼弹、抗栓子弹不断向西师的阵地倾泻过来。十团的

蹄地首当其冲，可以说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在敌人拼命轰击

时，红军只得伏在临时建握的掩体里，躲避着。敌人一阵没命的

姐击后，端着枪肆无忌惮地向十团辞地冲过来，嘶叫着一口难懂

的广西土话。

红军战士从土堆里面钻出来，个个象混入似的。有的头被炮

弹片击伤，流出来的鲜血与炮弹掀起的泥土搅在一起，使副浸出

来的鲜血变成黑糊糊能一片;有的头被炮弹炸起的碎石:ttJ破一道

道口子;有的则隆起一个个大青包。他们在敌人冲锋过来的当

儿，愤怒地站起来，忘远了伤痛，忘记了一切，岛中只有一个单

纯而坚定的信念产保卫党中央，保证军委纵队能首长们过江。"其

他，他们就没有更多想的啦，于是他们斟缺吃少穿、辱弱的题体

跃出掩体工事，咬着牙关向横冲过来的敌人呼叫着冲去.

红军战士的装备实在也太可怜了。他幻的子弹带大多是干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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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里面盛有四、五粒子弹的就算富有的了，他们简直不敢象敌

λ那样咿哩哇啦的一阵乱放锥.几乎每封击一次都要作认真的考

虑，必须吕测一下距离，近了，在射程之内才敢放栓。那些形同

苦瓜的手榴弹呢，红军就更少了.那些连步抢手榴弹也没有的士

兵参只好挥舞着大刀杀上阵了.

二蕃长牺牲歹，蜀长沈述湾在二营的辞地上指挥着战士们英

勇拖拉击来敌a 战士们在萍撞上已经坚守两目了，昨晚才凑合着

吃了一顿包谷馁，算是慰藉一下辘辘惋踢。踉看医i毅能敌人快冲

到二营的阵地面前，沈述清率领着全彗战士从土丘上俯冲下去，

苦瓜手榴弹在敌丛中开了花，遗下一些敌人的尸体。但这些红军

在自己的根据地里生产的手摇弹，投掷出去有的竟不声不响，在

敌人的脚下滚来滚去.敌人冲过来了，可以看晃晓晃晃的刺刀在

深秋的阳光~闪着寒光。跟着二营的阵地即刻会被敌人夺去，沈

述清奔跑在前头，与汹混过来的桂军展开了肉搏@活着的战士看

见自己的团长奋不颖身，也嘶盹着奔跑过去，剌刀、大刀向敌人

劈去…...

突围前夕才参加红军的江西小老表张毛福，在过第一道封锁

线时腿受了街，沈团长部通知他留在当地养费，张毛福在口头上

答应了，可是部队出发后，他在后面一霸一跚地悄悄跟着走，走

了两天，才被团长发现 "你这个锯小鬼，怎么不服从组织决定1"

张毛福一边走一边做着一副鬼脸嘟着嘴说"我常听大老表们

讲J生是红军的人，死是红军的鬼 o 我也要做红军的鬼."

注团长重重地拍打着张毛福的肩脾笑着说 "走，那就跟咱如

一道走吧，我担你这个小鬼真没有办法。"

小毛福的题还没好，他看见团长掉在薛西，‘也嵌着腿絮絮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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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在国长后面。这时，二营的阵地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完全乱

了，不能不说是以劳抗逸带来的恶果。小毛福看得真切，团长在

指挥大家反击敌人时，一颗子弹打中国长的左脚。团长挺不住，

摇摇晃晃地倚在地上，正在这个时候，一个离个子桂军大步窜过

来，举起剌刀直向躺在地上的团长魏去，小毛福急了，狂奔过

去，咬紧牙关用自己的枪剌拼命拨开剌向西长的刺刀，团长一个

急转身，忍着疼痛滚翻了几下，跌进一条壤沟。

高个子桂军见上来的是个红小鬼，声概力竭地吼叫起来"小

共噩，来送死! "随即朝小毛福腹部刺去。毛福黯脚不便，躲闪不

及，雪亮的刺刀直剩向他的腰部，当敌人的辑万伴着毛福一声痛

苦的嘴叫抽出来时，一股热血象喷泉一般从毛福肚内喷了出来，

喷得高个子桂军的衣服上星星点点的，敌人恶猩猩地朝毛福捡上

碎了一口唾沫"送你去克阎王，还不老实，坯! " 

张毛福倒在地上，腰部痛如刀绞，他昏迷着扉手无力地絮絮

按着洞穿的腰部。他感觉有什么东西向肚子外面灌滑，流出来的

东西冰凉冰凉地针刺毅难受。他痛苦地勉强拾起头瞧了瞧，见是

自己的肠子，于是他糊里糊涂地用全是泥星汗渍且又血迹斑斑的

双手，;再掉出来的扬子馒慢揉进腹内。他朦朦脆脆地仿佛听晃枪

声、炮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厮杀声、骤马的叫声在他耳边一阵

薛远又一阵阵近地传来。就在这时，一个桂军发现张毛福并没有

死，还在撞上挣扎，大步流星窜过来，举起剃刀直向毛福剩来。

毛福在敌人冰凉的刺刀寒光序瞥见m长正鼓着流血的脚举起汉黯

造步稳朝临近他的敌人劈过去，不知从嘴里来的一般力量，毛福

忍着巨大的伤痛站了起来，无力的手持着枪，跄跄踉踉地和受伤

的琵长一起对付敌人。殊不知一下从四周涌过来十凡个桂军，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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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咧嘴地雷着他俩，他听见一个拿着手枪的好象是个当官的大声

说"算了，叫他ff1吃颗花生米，去见阎王吧J蓦边，天地间响起

"砰一一砰一一"的两声枪响，他什么也不知道了…

光华镶红军的阵地上到处是尸体，横七竖八的。有的是中弹

死去的，血还在朝伤口外边端;有的是与敌人拼刺刀均被剥死

的，JD1.肉撕亵，骨头裸露;有的是被手摇弹炸死的，头身异处，

难觅全尸;有的头部跟黯爆裂;有的只剩下半边面庞;有的少了

一只耳朵;有的面部血肉模糊，按血还在从可悔的伤口部位攫攫

浸出，流到地上桔黄的野草上，让野草纠结在一起结着一摊又

一摊肮踵的血癫;有的缺胳膊;有的少提;有的尸体的口中还街

着敌人的鼻子，旁边则直挺挺地躺着敌人的死尸，露着一个空空

的鼻踵，仿佛头上开了一个天窗。在这片狼藉的尸体群中，团长

这述清也与他的部属在一起，相亲相爱靠得十分紧密，他多么的

不嚣意与他的部下分开啊!

横陈在海江畔的这如许的红军尸体，躺在漠摸的荒野，以大

地为棺淳，湘江呜咽着奏起悲戚的哀歌从他们的身边淌过，遗银

绵竭。有的眼睛鼓着，好象永无休止地张望着黑沉沉的天空，死

不蹊吕!

因贿赂长张宗逊和政委黄克诚跑到军团司令部，伤心地向彭

德坏和杨尚昆报告着十团牺牲的情况。彭德部沉痛地问张宗逊:

而十团现在还有多少人?"

"几个二蕾都伤亡不小，营以下的干部丢了大半J张宗逊葫沉

着脸难过地回答着。

彭德怀从桌上掂起一份电撮，在手中挠了挠，忿忿地说:

"酣才接到军委命令，‘红星'正在撞江，我幻的任务是掩护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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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籍制桂军，将敌人的火力撞在光华铺一线，珑述清牺牲

了，立即命令杜中美接任十茵茵长，火速整顿部队，坚决抗击挂

军……'

彭德怦可谓是红军中的一员挠将，自平江暴动投身共产党以

来，大大小小的战斗，可以说经历过无数次了，但都没有象近一

两年来指挥的战斗这样窍囊!使部队蒙受这么大的提失e 他难以

想通的是:这是鉴于上面的军事策略有错?抑或自己的结挥部署

失误1! 为什么几乎是一次败仗接着一次数仗.虽然三军团在突

破湘粤军在粤汉铁路沿线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时，他的部队曾受

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遥令嘉奖"军委赞扬三军团酋长彭、杨

同志及三军团全体指战员在突破汝城及宜(章)梆(州〉两封镀

线时之英勇与模范的战斗动作。"缸他心底知道，他的战士是怎样

的以血肉之躯提挡住敌人的钢铁的啊!是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

作了多么大的辑牲才换来的!他在心里虔诫地祈祷着，希冀"红

星"纵队尽快捷过江去，这样他的部属将会少一点儿牺牲，他十

分焦急地企盼着军委赶快向三军团发来"红星"纵队已全部渡过湘

江的电报….， . 

八仙桌上的电话可铃铃地囊然晓了起来，彭德怀离开床锚，

大步流星地走过去，握起话篱，议为一定是穰江指挥部报告"红

星"纵队已过完江的好消息。他那颗紧缩的告倏忽掠过一丝儿惊

喜，心想三军团月4日来的拼死抗争，总算完成了军委交给的掩护

任务，党中央的要员们坐着一、三、五、八、九军团抬着的五乘

大辑，好说歹说，拼死拼活总算过了翻江，杀出一条生路.这

下，近几吕来他绷紧的神经大可松弛→下啦，他大可喘一口气 ι

啦。他这么想着握住话筒大声问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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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哪里?……是军委总需令部吗7"

只听话筒里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 u是彭军团长吗?我是因师

司令部。报告首长，杜团长按军器部署再次组织反击，刚刚向三

膏交待了任务，前去二营阵地时，不幸中弹牺柱"

"哩嘟! "彭德怀将话筒向西门子电话就上一砸"这打的是什

么娟挠的鼓呀，不到一天工夫，死了我两个团长……'他的跟蜻

囡悲愤燃撞得快要流血了，浮肿的眼角濡出两滴热泪。他垂着手

在屋里大步踱着，嘴里不停地叨念着"这个军团长，我老彭不能

再当了，再当下去，怎么好向这些冤鬼交待! " 

杨尚琵在一旁盛着双理热泪盈眶地直叹气"唉!中央纵队快

点过江吧，也好减少部队的伤亡萌…

彭德怀猛地停~来，大声说"这样亨去，野战军只有死路一

条! " 

天色渐渐黑下来，野外的景物由弦稀可见，渐次转为模糊不

清了。

三军团的炊事班长老王挑着一副位食担子，事毒撞挥所走来。

看得出来，他是冒着敌人的炮火来的电衣服、裤子、帽子上沾着

很多尘土，在什么地方还跌了一跤，不然，那竹蔑挑子外面不会

残留着汤菜打倒的瘦迹。

老王一迈进祠堂，将饮食担子揭在地上，喊了一声"军国

长、政委! " 

彭德怀没有答腔，双眼木然望着门外。杨尚昆轻声招呼着:

"老玉，辛苦啦"

老王打开挑子，取出两个乌黄色的1日搪噩缸，墨西装着抄红

色的糙米饭，就象克莱水拌过的一样，另外又端出一个土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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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盛着半碗胡辣椒拌的酸菜，还有一个土大碗里还剩下一点点菜

豆汤。

老王将级菜摆在八铀桌上，紧紧接着那盏亮着的马灯"军医

长、政委，白天仗火打得厉害，饮食送不上来，你们饿了一天，

锻坏了吧J

彭德怀站在大门边还是一动不动，马灯将他的身躯蒙主重黯祠

堂能砖壁上，印上一个孩大的党影。

老王知道军团长难过的原因。他在送饭的路上看见到处裸露

着红军战士的尸体，挑着捏子走起路来磕磕绊绊的，简直可以说

一步一掉泪，吕不忍睹e 他岳情况重地对彭德怀低语着:

"军团长，饭菜全凉啦， " 

彭德怀走到八千由桌边，望了一下送来的级菜，问老王"战士

们有米饭吃吗?"

"哪里弄来这么多的稽米啊?供给部分配给军团司令部的大

米，只能保证苔长。"

"丢在么，战士们吃什么呢?"彭德拣关今地问道。

"苞米饭。"

彭德怀思拧了一下，和蔼地对老玉说"战士吃嗜，我老彭吃

啥，有盐同威，无盐同苦楚。下次给我送苞米饭来，这米饭留给挠

员吃。"

老王怜'陆地盯着彭德怀说"酋长，你身上的担子重哇，要吃

好点，才有精神。"

彭德怀难过地说"重啥?尽吃败仗，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打

的，对不住兄弟们哟!干部和战士们，一个个在战场上替我彭德

挤去送死，到那一天，我去见了马克思，也不好向他老人家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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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 " 

界首渡口.霜风凄紧，冷雨飘零。敌人的飞机轮番轰炸着海

江上红军架设的浮桥，炮弹在江水里激起巨大:的水挂，滚激涛

嚣，浊滚排空.昔日清澈泛榻的江水，雨今乌涛滚滚，喧腾不

己.

嚣民党的迫击娼弹不断向红军的江边阵地袭击，机枪子弹密

雨拟的 i句红军正在接河的部队倾泻过来。盟员党的飞挠丢了炸

弹，夹起尾巴刚一溜走，野战军工兵连的战士冒着敌人的检弹，

迅速跳进透扭细骨的水中，拼死拼活抢修浮桥。

桥副架好，工兵连的战士们还没艇上岸来，敌视又来啦，罪

恶的姆弹把新架设好的浮桥炸成数段，断裂的竹竿、木棒、木

握，在汹涌的法涛中随波浑沉，拥来挤去，渥合着工兵的尸体，

江水里泛起一缕缕暗红色的血、污…".

在敌人强大的火力下，数万待攘的大军，面l摇摇天汹涌的江

水，一筹莫展，进退维谷。缭乱不堪的江边，行李、挑子、辐

重、 fp属机、缝纫机、笨重的出:悔、伙食担子、马匹、担架、野

战医院的屎盆、尿盘以及苏区扛来的磨刀石等等，四散在江畔的

小呈上。嘈杂的江滨，这一堆那一堆的军事、政治书籍，以及地

图、书夹、外文书刊，有的原封未动，有的被扯得九零八落，一

页一页的飘散得满地都是，有的图书正在第毁，红红的火舌随风

戴着江边桔黄的野草。冷雨霜风之中，活动的火舌不忍速吞书面

上的一行行大字，在地上残留着焦黑的字迹<<哲学之贫困》、

《国家与革命》、《革命与战争》、《费尔巴啥论》、《列宁主义概

论》……指战员们的精神食艘，此时为了过河减轻行装，也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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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心痛地付之一矩e ……

由于敌人封锁了江西，飞机又不嵌在江上在轰滥炸，军委纵

队在离江边不远的小山按上停了下来，各种挑子摆得乱七八糟

的，到处都是，使人无处插足，骤马一停下来，掏天嘶呜丑，声，

管它地上有水还是没水，便困乏地卧在地上，缓缓地伸出干涩的

舌头舔着焦燥的嘴鼻….

渡口乱极啦。人喊、马嘶、抢炮声交织一片。江边到处遗弃

着红军从根据地带出来的视器，满江漂浮着红军的文件、纸页、

钞票.. . 

"红星"纵队正在急速地接江，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患来停立在接江

指挥部前，寒冷的江风吹拂着他单瘦的躯体。他的嘴巴四周及至

额下长满胡须，一看便知有好久没有剪过了，跟睛却显得很有精

神，不时掠过一丝不安的表情。此刻他正在询问总司令部一局的

罗参谋:

"你看觅朱总司令了吗?"

气毡司令和叶司令员①正在搜口上边交谈，交待几个纵队过

江的顺序和注意事项"

"啊一"周恩来又关齿地对罗参谋说"体赶快过去给叶司令

员讲，过河的时候，要特别照顾好干部休养连的老同志和女司

志，他们大多有病，身体不怎么好，要注意他们的安全"

周恩来象突然想起了什么，接着又向罗参谋打听;

乙岳 长征韧期叶剑英为第一野战纵队司令员.第一野战纵队包括军委、总司令

部、总政治部与军委宣属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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